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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杨文茂，今年49岁，是一名有
着 30 多年党龄的老党员，现任安太堡
露天矿生产一队虎班大组长。

1989 年冬，风华正茂的我穿上军
装，告别父母，告别家乡，带着对军人
的崇拜和对军旅生活的向往，踏进了
渴望已久的军营。

当年我所在部队隶属于中国人民
武装警察部队交通一支队，支队营区
驻扎在青海省格尔木市郊区。主要任
务是保障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青藏公
路。青藏公路因气候原因经常发生塌
方、泥石流灾害，当地群众的生命财产
及安全都受到了严重威胁。可以说哪
里有险情，哪里就有我们武警交通部
队官兵的身影。服役期间，我多次参
与到抢修青藏公路的改建和保通任务

之中，并受到部队嘉奖。
由于在部队军事素质过硬和平时

表现突出，记得在当兵第二年夏天的
一天，连队指导员找我谈话时，说起了
入党的事，征求我的意见，并向我讲解
了党的光辉历程和连队光荣传统，还
有身边党员感人故事等等，使我彻夜
难眠。第二天，我郑重向党组织递交
了入党申请书。经连队党支部研究，
我被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不久，我
又被确定为党员发展对象。经过学习
培训和严格考核，并经支部党员大会
讨论和表决，我被接收为预备党员。
经过一年的预备期，我顺利转正，被编
入连队第一党小组。入党宣誓那一
刻，我从指导员的目光里看到了鼓励，
看到了赞许，看到了认可。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1992 年
底，我服从组织安排，光荣退伍。2008
年10月，我应聘到安太堡露天矿，成为
一名重型卡车司机。10多年来，我时刻
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处处走在
前干在先。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时
刻以党员的标准和军人的作风要求自
己，约束自己。参加工作以来，我先后
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技术能
手、全国“煤炭行业技能大师”等荣誉称
号，荣誉的获得得益于企业各级领导和
同事们的大力支持和鼓励。

如今，我退伍已经30多年了，已经

是一个有着31年党龄的老党员了。每
当我戴上党徽时，在生产一线建功立业
时，我都激动不已，都会回想起入党宣誓
的时刻，想起那些在部队当兵的日子，那
份自豪感、荣誉感令我终生难忘。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举党旗，听
党话，跟党走，继续发挥劳模示范引
领带动作用，大力弘扬新时代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平凡的岗
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业绩，为推动企业
更多工匠式人才不断涌现发挥积极作
用，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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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县出产紫皮大蒜，在南山小石口
村。村里有个蒜农叫姚勇，是我的好朋友。

一年一度的卖蒜季又到了。姚勇
应时按候打电话来：“蒜下了，抽空儿来
吧！”这话有点撩人，不由的，让沉寂的
心泛起微澜。

一直偏爱小石口，最早和姚勇并没
有多大关联。大约是在20多年前，我挑
战过小石口的山峰。当时，我还不知道
小石口是应县五大峪口之一；也不知道
小石口亦称小石口城，古时城四门、池三
门、堡二门、寨一门；更不知道我爬上去
的那座山叫“闻名”山还是“拥翠”山。我
记得自己翻越了好多个山头，每次仰望
山峰，总以为这个应该是最高的了，爬上
去时，却又有另一座山峰横在眼前。山
的后面还是山。生命不息，爬越不止，这
是人的生之盼，是人的生之苦。

若干年后，在一次“黄花岭陶瓷厂
老工友聚会”上，我见到了阔别30年满
面沧桑的姚勇。我问他：“你在哪住？”
他说：“小石口。”我又问：“住村做啥？”
他说：“种地。”眼睛盯着脚下，不敢看
我。他问我：“你住哪？”我说：“山阴。”
他又问：“住那里做啥？”我说：“卖凉
粉。”眼睛看着窗外，不敢看他。

都是不偷不抢的正经营生，咋就说
了听了，那么难过，为对方，为自己。

有了联系方式，第二年七月，姚勇
打来电话：“蒜下了，快来取点蒜吃。”

那一次，我叫上了原来的工友小
吴、小王、小鲍，第一次走进姚勇家，见
到花架下面朴实精干的姚勇媳妇，以及
她身后干净齐整的窑洞小院。

姚勇媳妇名字叫果花，说话很慢，
总是赶不上趟，所以干脆少说，只是笑，
一笑，眼睛亮晶晶的，很美。

那天，姚勇老是抬手挠后脖颈，腼
腆的像个少年。他切开西瓜，摘下一盆
西红柿，洗净，老说：“吃！快吃！”

我们好几个坐在大门洞的蒜架下，
海聊，彼此还称呼着“小这小那”，仿佛
回到了三十年前，那埋葬着我们青春记
忆的黄花岭上。

我又想起了那个寒冷的冬天，想起
车间门口那小山一样的石子堆。在凛
冽的寒风里，我坐在冰冷的石子堆上，
铁锤叮叮当当，各种颜色的石子四分五
裂，机械、乏味、枯燥、绝望。

“小孙，别打了，进来热热，喝点
水。”回头看，是原料车间主任姚勇站在
门口喊，还摆着手，风把他的声音吹得
一晃一晃的。

他后来每天喊：“小孙，别打了，进
来热热，喝点水。”这成了我灰暗一天里
唯一的生命亮色，随着岁月流逝，它隐
在我的心灵深处，温暖着我，也催促我
去温暖他人。

我记着这一份恩情，却永远没有当
面说过“谢谢”！

那一次，我没有说，后来的几次，我
也没有说。

我去，也带着我的友人去。一次次
地，我和他们显摆：我有朋友叫姚勇，小
石口的，人可好啦！

果花说话慢，做营生也慢，所以我
们一去，姚勇便是大厨。他弓着腰身，

洗土豆、切肉、切菜；他蹲在灶门前加
柴、添炭，炉火映红他爬满汗珠的紫黑
脸膛。

走近姚勇，也走近了小石口。
我逐渐了解到，小石口的古老，可

追溯到夏禹时期，下延至今，已有四千
五百年历史。小石口是古代军事要道
之一，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它是经繁
峙县砂河镇、河北省阜平县到达华北平
原的入口。北方少数民族军队从杀虎
口打进来，直奔小石口，到达太行山东
麓，向北对燕京地区形成南北包围之
势，向南逐鹿中原。宋雍熙三年，修建
小石口段“几”字形内长城。明中期，在
旧址上重建内长城，设军事要塞。暗淡
过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

小石口，也曾是南北东西货物的集
散地，一里半长的城关大街，挨门挨户
的商业店铺，白天晚上，车水马龙，川流
不息。应县盛传过的“两家半人家”，那
个“半家”就是小石口的曹家。

如今的小石口，紫皮大蒜名扬山
西，乃至全国，还远销东南亚各国。

由此，我写下一些有关小石口的文
字，比如《买蒜记》《繁华深处的老院子》

《西风东渐谁家院》《坐着公交去》《二访
武翠叶》《衣魂》等等。如今看来，这些
文章太过粗浅，但却让小石口多数人了
解了小石口生埋于地下的故事，知道了
作者秋若愚。姚勇见人就说：“嗨，那秋
若愚是俺朋友！”

朋友和朋友，有温情，便会不自觉
地去传递。

那年发表《买蒜记》后，好多现实和
网络中的朋友都去小石口找姚勇买蒜
了，说姚勇这个人那么好，蒜能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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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朔县的民
间鼓乐班子不再被当做封建迷信加以取
缔，从而得以逐步走进民间，走进千家万
户。大约到了1987年前后，元宵节期间，
政府的文化部门便开始在东城门外搭起
高台，请鼓乐班子登场献艺，为元宵节助
兴，为全县人们助兴，人称“八音会”。

一
八音是古代传统民族乐器的统称，

指的是金、石、土、革、丝、木、箫、笛、匏、竹
八大类材料制成的乐器。八音会是民间
组织的音乐班子举行的演奏会，主要使用
鼓、锣、钹、旋、笙、箫、笛、管等八种乐器。

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八音会大致萌
生于战国秦汉时期，脱胎于唐代乐舞和宋
代队戏，形成发展于元明之际，成熟于明
末清初。朔县八音会的成熟期大约也在
明末清初，使用的乐器基本上有：唢呐、
笙、二胡、板胡、扬琴、三弦、大锣、小锣、大
镲、小镲、鼓、手鼓、梆子等，上个世纪八十
年代后，亦有电子琴加入其中。

在朔县，八音会似乎只有在元宵节
期间演出时才这么称呼的。平时人们都

叫它门鼓或门鼓班子，一般情况下，门鼓
是专为民间的“白事筵”服务的，人们称为

“打门鼓”或“吹打”。元宵节八音会的演
奏队伍基本上都来自于民间的门鼓班子，
而在称谓上叫八音会，其道理大概是为了
与丧事活动相区分。

朔县人的“红事筵”，比如婚嫁、祝寿
等喜庆活动，从来不请门鼓班子前来“吹
打”，要请也只请大秧歌、晋剧、二人台等
戏曲班子前来助兴。“白事筵”除去可以请
门鼓班子外，还可以请戏曲班子。这是朔
县和其他地方的不同之处。

二
新中国成立前乃至成立初期，朔县

鼓乐班子大多数由盲人、半盲人组成，演
奏的曲调相对比较单一，演奏水平也比较
一般。“文化大革命”期间，鼓乐班子，也就
是人们说的门鼓班子，被强令禁止在“白
事筵”中表演，演奏水平不进反退，近乎到
了断档的地步。

1976年以后，门鼓班子由开始的遮
遮掩掩走进市场，到1985年的时候，班子
的人员结构和演奏水平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为举办八音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记得是1988年的元宵节，朔县东城

门外的电影院广场前搭起了一个高高的
木架子台，上面铺了一层建筑架板，踩上
去吱吱作响，极是简陋。这就是八音会的
舞台，好像连一条会标也没有。可是始终
没有影响了群众的观看兴致。

八音会班子是由十大几支民间的门
鼓班子组成的。这时的门鼓班子的演员
已经没有盲人了，年轻人占了大多数，乐
器的种类除了唢呐、笙、胡琴、锣等民族乐
器外，增加了高档的电子琴，比如当时流
行的雅马哈电子琴。

朔县的东城门叫文德门，与北门镇
塞门、南门承恩门、西门武定门的规模一
样高大而又宏伟，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
拆除。1982年，朔县新电影院就建在东
门外的北侧，院门前就是一个比较开阔的
广场。一度时期成了县里文娱活动的中
心。从1986年到2002年，元宵节期间的
八音会都是在这里举行的。

元宵节三天，八音会一般是在上下
午开场演出的。有时是一个班子单独上
场，有时是两个班子同时上场，不管是哪

种形式，无形中就形成了比赛。那时名声
响亮的班子有“元满小门鼓班子”“三有门
鼓班子”等。我爷爷是1992年去世的，请
的就是“三有”的门鼓班子，三有当时三十
出头，细高个子，平头正脸，穿戴整洁，唢
呐吹得一点都不比电视里的名人逊色。

八音会每年元宵节举办一次，没几年便
名声在外了。据说，如果民间的哪个班子想
参加八音会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不是真
的，我不太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一
个班子如果能在八音会上亮相、打响，那对日
后的“白事筵”生意是大有好处的。

三
八音会上，人们最喜爱看的节目是唢

呐独奏。比如《百鸟朝凤》《开门曲》等，另
外还有经典歌曲、流行歌曲，比如《想延安》

《牧羊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我们是
黄河泰山》《纤夫的爱》等等，观众围得里三
层外三层，听得如痴如醉。一时间，成为元
宵节期间朔县街上的一大景观。

在民族器乐里，唢呐是重要的乐器。
一个班子名气的大与小往往取决于唢呐
手演奏水平的高与低。因此，八音会上，
比赛的似乎是唢呐。悠扬婉转而又高亢
激越的唢呐声把元宵节的节日气氛渲染
到了相当的高度，真是百听不厌。

1990年前后，元宵节期间，朔城区百
货大楼门前也搭起高台，举办八音会和歌
舞演出，把传统的器乐演奏和现代的歌舞
融在一个戏台上，观众如云，把善阳街堵
得水泄不通。

2002年以后，随着朔州老城的改造，
东城门外的八音会没有再举办过。近十
几年来，党和政府把元宵节文化活动作为
春节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统筹安排
在一起，从正月初三开始便有一场接一场
的戏曲、歌舞、交响乐等演出，当然，也有
类似八音会的器乐演奏。

然而，这些演出大都是在馆场内演出
的，音响效果虽说不错，但由于馆场的封闭
性，限制了群众的普遍观赏。因此不少市
民就十分怀念过去东门口的八音会。我
也常常想，朔州如今的广场，大大小小几十
个，咋就放不下一台“八音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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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县年俗杂忆朔县年俗杂忆（（五十五十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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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舞的雪花
飘游在空中
寻找落点
找到大地
大地将它消融
找到江河
江河将它噬吞
找到森林
森林将它覆盖
唯有雪山容纳了它
雪花存在生命的意义
便是雪山的灵魂

雪花以一种直立的方式存在
行走于雪峰之顶
我内心呼唤一种声音

似雪花飘落峰顶的凝重
似阳光得意后的辉煌
耀眼不仅仅是雪白的亮
也不仅仅是强烈的光
它是纯净生命本色的释放

于是走近仰望雪山的角度
仰望同样是一种高度
也是一种思想
有的人在雪峰上矗立成丰碑
理想就像旗帜一样飘起
境界就像雪山一样崇高
雪山的境界
其实是优秀人民公仆的境界
他们始终用生命铸就人生的高度
铸就雪山一样纯洁高度

崇敬一种境界
●俞雪峰

上了岁数，系统老化，该做减
法。但减什么，怎么减，或大有文
章。我的经验是，减饭为上。就是一
日三餐，改一天两餐，只吃早、午饭。
当然，早、午用餐时间，稍微调整，推
迟一点。

两年多不吃晚饭，乐在其中，美
不胜收。最大红利是身体无恙，好
睡，不感冒，久违医院。

想当年，一天三顿，顿顿“肚儿
圆”，甚或“撑得不行，再来二两”（这
是60年代工友经典吃相，抑或为许多
吃饭常态。）随年龄增加，依然三顿，
渐渐情况不妙，觉睡不好，常感冒，昏
头打脑，少精没神。

现在方晓，“饭饱生余事”，包括
推升高血压，脑梗等病症发生，而适
当挨饿，则可避免诸如上述毛病，还
能保持大脑高速运转，益处多多，故
先人早有“不饱真为祛病方”之说。

这是为什么，好长时间未解。后
来，从书画留白触类旁通。书画留白，
黑白表达，以白擎黑，命运牵挂，相得
益彰，方显神韵。如果满纸涂鸦，没有
空隙，黑糊龌龊一片，还叫书画？

推而广之，人之肚亦如是。假
使把肠胃填得满满当当，一点空空

都没有，饿是不饿了，又怎能消化、
吸收呢？

记得困难时期，村上一光棍老汉饿
得不行，把死了的一头“圪顶”（公羊）下
水一次全吃，可谓“饱餐一顿”，但第二
天人们发现，老头离开人世……

即使富起来，很多还是走不出
“多吃点”阴影，拒绝“小康生活要喝
粥”，乃至抢抓机遇，任性大吃大喝，
疯狂“中饱私囊”，结果适得其反，早
早走上不归路。

想想这，真也悲催。好端端一个
肠胃，毁在胡吃海喝，命丧黄泉，实在
呜呼哀哉！

给肚留白，适度减饭量，最好“明
修栈道，暗度陈仓”。即先用“汤汤水
水”占据空间，再补充主食，如是想多
吃也放不下了，效益或正好“七八分
饱”。不过，其中淡定和端正的是，人
生为什么要吃，颠覆“宁要吃死，不要
饿死”的扭曲吃饭观。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
久。”这个道理，离我们很远的老子就
讲了，遗憾的是，“不见古人真恨晚”，
以至在吃饭不知足、不知止之类问题
上屡屡犯错。从这个意义审视，甭说
什么老，实际还嫩的嘞。

老肚留白
●●冯 耀冯 耀

今日立秋 ，我在北京。早上，酷热
的北京竟然下起了小雨，有了一丝凉爽。

秋天来了！
季节轮回，不觉夏天已走，秋天登

场！那些关于秋天的诗词也就登场了，
“秋风秋雨愁煞人”，“ 秋雨绵绵无绝期”。
一派惆怅萧瑟的意境美粉墨登场！登场
的何止是诗句，还有那阳气衰微的天气，
百花萧瑟的凄凉，树叶发黄落下的瑟瑟金
色的秋景，潇潇而起的秋风，思念故人的
凄清，满目繁华落尽的哀伤。

秋，是一个哀叹芳华逝去的季节，一手
还挽着百花争艳，一手已经托起秋风，牵起
冬雪！这不舍，这不忍，这不得不！

谁能挽留住一个季节，谁又能让芳
华永驻！

习惯了送走一个又一个季节，又迎
来一个又一个的季节，我们在季节里匆
匆行走。每次送走的夏季又是下一年里
殷切盼望的季节，每一个旧的季节，又是
下一年里新的季节。我们总在盼里过了
一年又一年。

不变的是季节本身，变化的是每个
季节里的故事！

我们把旧的故事丢在枯萎的夏花
里，在秋季感伤，翘首明年的百花盛开！
花里会孕育出新的故事！我们再在故事
里喜悦或伤感，然后再在秋季里收拾心
情，冬季里蕴藏感情，整装待发，在下一
个春季里再开出一朵花的故事。

生命便在四季轮回的故事里 ，慢慢
消逝，不逝去的是那些故事，经历，感情、
感伤、感恩、感怀、感想、感念、感情……

夏天会过去，百花会惨，秋天会登
场，秋风会起，树叶会黄，我们留下的只
有记忆与情感，在每个夏天随花绽放，在
每个秋天感伤落泪。

今日立秋，秋天要来，不管它是一个
感伤万物凋零的季节，还是它是一个秋天

硕果的季节，秋天，有它当主角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也有当主角的时候，不

论美丑，不论伟大与平凡。秋天有当令
的时候，人生有当红的时候。

四季平分秋色，人生浅浅淡淡，浓浓
烈烈，交错构成不平凡的一生。

今日立秋，秋天来了，你若感伤，看
到的是落叶飘零，你若欣喜，看到的是硕
果累累。一幅画里，看到不同画面，一个
季节里，感悟到不同景色。

秋季，凋零了百花，结出了硕果。
悲也好，喜也好，它在季节的轮回里坦然
行使它的使命，在你眼里看到的只是你
自己的故事，与它无关。

秋天有秋风起的萧瑟，也有硕果挂枝
头收获满满的喜悦，每一个季节不是单纯
的好与不好，每一个人生不是只有悲或
喜！你要看到它对你阳光的一面，不以秋
风起秋叶落的悲意扰乱自己的心情。

你看，秋天的月是不是很清美，你
看，秋天的叶落下是不是像满地黄金甲，
你看，枝头的硕果是不是很诱人，你看，
秋风起是不是吹走了夏季一季的燥热！

我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
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当你觉得秋天是个悲凉的季节，那
是被夏花里没有开出美好故事里的诗人
文人误导了。

不管我的人生在夏季里是否开出美
丽的花，我看秋季愿是：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我看它还是：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
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嗾人狂。

立秋之日，立下美好！

立 秋
●●樊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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